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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母亲决裂，使南

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
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
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
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
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
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

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
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
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
人坚守在空荡荡的司令部
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
可去。为安全起见，南昌将
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

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
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
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
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
道这里还住着一个人和一
个司令部。

晚上，他总是早早地

熄了灯，身体靠在窗边的
墙上，侧脸看窗外的情景。
南昌将自己的生活压缩到
最低限度。他两天去一次
食堂，买来一堆淡馒头。淡
馒头，还有开水，甚至连酱
菜也没有，就是他全部的

给养。
这天夜里，他被敲门声

唤醒，他没动，任由敲去，以
为同往常一样，敲不开门人
自然会离去。可门外的人却

很固执，也很耐心，叩几下，
停一会儿，再叩几下。他跳

下床，赤脚奔到门前。先还
谨慎，只将门打开一条缝，

却又急躁起来，哗地拉开
了。门口站着大姐。

月光从他身后的窗户
投进来，投向大姐，又被他
的身体挡住，于是，只余下
一道轮廓。他看不见大姐
的表情，却看得见大姐嘴

动，很奇怪的，他听不见大
姐的声音，似乎是从大姐
的嘴动，看出几个字：妈妈
死了！就像是紧接着的，他
已经骑在了自行车上，车
后坐着大姐。

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是

大姐一个一个找回来的。母
亲在父亲被隔离审查，也就
是召集他们开会之后不久，
也被隔离了。今天早上，母
亲单位里来通知，母亲于二
日前死亡，是“畏罪自杀”。
所以，尸体立即送去焚化，

只交来一张骨灰领取单，还
有一包母亲的衣物。距离上
次开会仅一个多月，情形却
已大异，主持会议的不是母
亲，而是大姐。

方桌被推到两扇门之间
的墙下，凳子椅子全倚墙靠

着，让出一方空地。大姐在
桌上放下一张母亲的照片。
桌上摆开四个碟子，盛了山
楂片、瓜子、饼干，第四碟是
半根剪碎的油条，又在正中
燃了三支卫生香。最后，大
姐将父亲藤椅上的棉垫放

在方桌前的地上，扑通一声

跪下，磕了三个头。二姐也
跟着跪下磕三个头，应该轮

到南昌了。南昌没有动，大
姐伸手拉他，并没有触到
他，却被他粗暴地挡开了。
大姐有些变脸，两个弟弟互
递一个眼色，齐齐跪下磕了
头，带着息事宁人的意思。
底下几个也依次磕过。事情

本来可以结束了，可大姐却
不罢休。她又过来拉南昌。
这一回，南昌的胳膊闪开
了，却被大姐当胸抓住衣
襟。他没料到大姐那么有腕
力，牢牢地钳住他的前襟，
将领口收紧，扼住了他的脖

颈。大姐咬着牙，手不肯松
一点儿。于是，两人便扭在
了一起。二姐拉住大姐，其
余的弟妹一起拥住南昌，企
图将他们拆开，可哪里拆得
开！南昌到底没有磕头。可
是，这一日，他没有回学校；

下一日，也没有回。事实上，
他就在家里住下了。

没有人来找南昌，南昌
也闭门不出。他躺在父亲的
狭窄的行军床上，看着房间
另一角里父亲的书柜。父亲
的书并不多，书柜是狭窄的

一具，多是马恩列斯、毛泽
东的著作，还有几本俄语
书，再加上一本哲学辞典。
他远远注视着父亲的书，没
有去动一动。有几次，他发
现自己靠近了书橱，陡地，
又离开了。他好像骇怕走近

并且了解父亲，还有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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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可以是天然或人

造的。天然与人造化学物在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
可能同样危险。对科学家来
说，化学物是原子的bcti合，

原子的数量从一或两个到几
十万个。原子组合成分子，例
如，H2O（水）是由两个氢原
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分
子。水是化学物，并且是很重
要的一种，没有它，就不可能
形成我们所知道的生命。

有些化学物是我们熟悉
且相当重要的，像氧、盐、水
和糖，但很多人并不把它们
看成是化学物。这个世界是
由化学物质组成的，有些化

学物很简单，像水或盐，有些
则很复杂，像在每个有机体
的细胞里都可以找到的

DNA。我们的身体是由简单
到复杂的各种化学物组成，使
用化学物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化学物其实就是我们
自己，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我们不应该害怕化学物。

由于化学物有各种形

状、大小和来源，所以和它
们的接触就取决于环境。我
们也许会把它们吃进肚子
里、吸入体内或在喝水时喝
进肚里，在花园里种花、在
办公室工作时，都会用到它
们。我们也许也会故意摄

取，像咖啡里的糖、食物里

的盐，以及伏特加等酒类饮
料里的酒精。但是，你也许

会质疑，那些人造的化学物
真如报纸上所说，对我们有
害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某
些情况下确实是如此，但要
视环境而定。化学物并不会
只因为是人造的就有害，也
不会因为它是天然的就无

害。某些化学物（人造和天
然的都有） 对某种生物来
说，几乎完全无害，但对其
他生物则有害。我们生活的
这个世界里，到处是化学
物，我们随时都在摄取成千
上万的化学物，其中 99.9％
都是天然化学物，并非像某
些报纸标题所说，我们生活
在“污染的大海”中。

那些本来就不在我们身
体内的化学物，对我们有什
么影响？它们会伤害我们
吗？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

们能够避免它们吗？这些问
题的答案还是 “视情况而
定”：要看我们居住在哪里、
吃什么、在哪里工作，以及
从事什么活动。

食物里也会有很多添加
物，这要视居住地及吃什么

而定，食物里也许还含有人
造的污染物，像杀虫剂或人
造荷尔蒙，我们喝下的水也
许含有某些金属和其他物
质，可能是水在流经岩石时
自然产生，水在流经农田
时，也或许会夹带杀虫剂和

肥料，流经工厂废水时会被
工业化学物污染，流经下水

道时则被化学物污染。
除了食物之外，我们暴

露于化学物的另一种来源，
就是我们的工作场所。可能
是工厂使用溶剂或金属，或
是制造某些化学物，也可能
是印刷厂、相机胶卷冲印厂

或是科学实验室。即使是在
一般办公室的上班族，也可
能暴露在某种化学物中，例
如复印机碳粉。因此，我们每
天都暴露在很多化学物中，但
它们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它
们是否会造成真正的伤害？

化学物经常被媒体形容
成危险和有毒的，很少报道
它们对人类有何益处。有一
部分也许是因为先前发生
过很多问题，但就如伊蒂
思·伊夫隆指出的，这也许
是管理单位某些成员和科

学家错误解读资料，或者也
可能是为了他们本身的特
殊目的而故意夸大危险性。

化学物当然可能有毒，有
些还特别危险，但必须对此保
持平衡的看法。巴拉塞尔士所
提的“剂量造成毒物”原则，

十分重要。这是毒物学的基本
概念之一，对于评估化学物的
危险性及安全使用性十分重
要。根据这个原则作出的推论
则是，所有化学物在某种剂量
下都有可能是安全的，大部分
都可以安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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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祁镇决定除掉石亨

的那一天开始，他已经做好
了充足的准备，为了掌握石
亨的第一手资料，他策反了
石亨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
正是锦衣卫指挥逯杲。

说起这位逯杲，也算是
个奇人，锦衣卫出身，人送

绰号“随风倒”，但凡风吹
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反
应极其之快，北京保卫战有
他，夺门之变有他，整徐有
贞有他，现在对付石亨，他
又毅然站在了第一线。着实
让人佩服。于是石亨的罪证

通过逯杲源源不断地送到
了朱祁镇的手中，而石亨得
到的却只是每日平安无事
的安慰。

在逯杲的帮助下，朱祁

镇料理了石彪和石亨的其他
部下，逐步完成了扫清外围
的工作，现在石亨已经是孤
家寡人了，可谓不堪一击。但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关键时
刻，朱祁镇却停住了进攻的
脚步，迟迟不向石亨下手。

朱祁镇这奇怪的举动早

在李贤的预料之中。李贤十分
了解朱祁镇，这位皇上虽然历
经政治风波，但归根到底还是
个比较忠厚、念及旧情的人，
他连拥立自己弟弟的于谦都
不忍杀害，更何况是曾经有过
夺门之功的石亨？

李贤很清楚，要想破解

朱祁镇那最后的慈悲，只有
一个方法，那就是揭开夺门

之变的真相！只有这样，才
能将这些“还乡团”彻底一
网打尽！
“石亨已然如此了，可

是他夺门有功，全部革去未
免太过了吧！”当李贤奉诏
进宫议事，从朱祁镇口中听

到这句话时，他立刻意识
到，完成最后一击的时刻来
到了。他突然故作神秘地说
道：“不瞒陛下，当初也曾有
人劝我参与夺门，可是我拒
绝了。”
“什么！”朱祁镇顿时大

为意外，他马上厉声追问，
“那你为何不参加呢？”

李贤不慌不忙地说道：
“因为即使不夺门，皇位依
然是陛下的，既然如此，又
何必夺呢？”

朱祁镇糊涂了，这是什

么意思？不夺门我又怎么会
有今天的皇位呢？他满腹狐
疑地看着李贤，等待着他的
答案。李贤带着狡黠的笑容
说出了他的谜底：“陛下难
道还不明白吗，如果景泰
（朱祁钰）一病不起，陛下

即使身处南宫，天下也必然
为陛下所有啊！”

朱祁镇沉思良久，这才

恍然大悟！他终于知道了其
中的奥妙。真正是岂有此理！
被忽悠了几年的朱祁镇顿时
火冒三丈，他立刻召集群臣，
下达诏令：今后但凡奏折一

律不准出现“夺门”二字，违
者严惩不贷！那些冒功领赏

的人，趁早自己出来承认领
罚，不要等我亲自动手！

石亨终于活到头了。
天顺四年（1460）正月，时
值夺门之变四周年纪念日，
石亨光荣入狱，一个月后凄
惨地死于狱中。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解决徐有贞和石亨，李贤
只用了四年，现在他的猎物
还剩下最后一个人：曹吉祥。

徐有贞足智多谋，石亨
兵权在握，这两位仁兄都不
是善类，与他们相比，曹吉

祥实在算不上啥，要学历没
学历，要武艺没武艺。现在
“还乡团”的两位主力已经
被罚下了场，只剩下了他。
对李贤来说，解决这个硕果
仅存的小丑应该是他计划
中最为轻松的一步，可他没

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曹吉祥
不但是最难对付的一个，还
差点要了他的命。

石亨死了，曹吉祥慌了，

这也难怪，不用细想，光扳指
头算就能明白，下一个也该轮
到他了。在如此险峻的时刻，
一般人考虑的应该是低调为
人，可这位仁兄的思维却着实
异于常人，他不但毫不退让，
还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有着更

高的精神追求———当皇帝。曹
吉祥有个养子叫曹钦，他和曹
吉祥一样，有着远大的理想，
并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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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这个又叫“卓玛水

晶”的女孩沿着简单而且美
好的方向迅猛发展。很久以
后我才明白，如果没有发生
那件晴天霹雳的事情，如果
那个惊人的秘密没被揭露，
我和她可能已经结婚。

那天我开车赶到军艺的

时候，吃惊地发现那两个武警
小战士神情得意———一个多
月来他们只能远远监视着，看
是否有人胆敢传递物品、胆敢
逾越警戒线，但他们一直一无
所获，最多只能大声警告“老
实点”……今天他们却很高

兴，因为校内的学生们只能在
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

进入6月后，校方发现
铁栅栏的浪漫气氛与 “非
典”的肃杀背景格格不入，为
了控制局面，校长下令“锻炼
身体，对抗‘非典’”，要求下

课后每个学生必须参加三个
小时以上的体育运动，老师
监督并将表现记入毕业档
案，其实目的是为了瓦解铁
栅栏两侧的“恋爱大会”。

铁栅栏外的人伸长脖子遥

望着里面的女生，里面正呈散兵
状跑圈的女生们也心不在焉，

脑袋却整齐划一地向我们这个
方向看来，像被安装了指北针。

我遥遥地和混迹于队列
中的卓敏打着手语，很艰难，
于是开车离开……一个小时

后，我拿着一对羽毛球拍去了
军艺，递给她一只拍子，自己

拿了一只，“锻炼身体，保卫
爱情”，就把球发过栅栏那
边，她心领神会，隔着铁栅栏
又把羽毛球打回来！她身手
矫健，异常兴奋，像一只羚羊
般在里面活蹦乱跳，而我努
力挥拍，尽量让自己在人群中

显得卓尔不群。老师和武警们
看得牙齿痒痒，毫无办法。
“非典”空前地激发着

恋爱中人们的智慧，也极大
地普及了军艺的羽毛球运
动。当我和她玩起羽毛球刚
一个回合，身后的男生们纷

纷消失了，然后，他们又纷纷
回来，拿着或新或旧的羽毛
球拍……操场上本来列队锻
炼着的女生们迅速作鸟兽
散，跑到铁栅栏边挥动球拍，
操场上顿时空无一人。

之前卖板蓝根冲剂的小商

小贩很解风情地改成兜售羽毛
球，一些年轻教师也零星参加
到我们的羽毛球运动中来了。

我仍然记得那一天，天
空开始下起小雨，眼波如丝
温婉多情的样子。

当我赶到军艺时，铁栅栏

两侧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吵，由
于树枝遮挡，加之球技不精，
致使人们总在争辩哪个是自
己的羽毛球，总在斤斤计较着
谁又抢占了地盘，铁栅栏外两
个戴眼镜的男生为了争夺有
利地形差点动起手来，那两个

武警小战士跑过来，“不准动，
再吵押进去关禁闭。”

不知谁先建议：“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不如举办
一场抗击‘非典’羽毛球对
抗赛，分组轮流上场打擂
台，奖品是———大家负责掩
护着这对人去栅栏边上接
吻。”铁栅栏内外掌声雷动。

那是“非典”时期军艺
最生动的一幕。云被压得很
低，还下着小雨，沾了雨水
的羽毛球发出闷闷的声音，
打下来很多树叶，树叶和水
珠扑簌簌让我们几乎睁不
开眼睛，但我们仍然两眼放

光，认真比赛……
舞蹈功底很强的卓敏在

运动方面拥有很高的领悟
力，她打球的样子很讲究舞
美，有一次甚至劈叉去救了
一个险球，高高地把球挑向空
中时引得那两个小武警也大

声叫好。羽毛球是我大学时的
强项，我玩着花式从背后将球
打过栅栏去，一组组地淘汰对
手，一次次在卓敏面前挣够面
子……我俩一路过关斩将，我
和她是当然的冠军。

只是，当我在众人怂恿

下冲到铁栅栏边上准备亲
她时，可恶的校长出现了，
他大声赞扬了比赛的积极
意义，然后严肃地宣布运动
会到此结束。

我盼望已久的和卓敏的

初吻就这样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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